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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幕 降 临 在 空 旷 的 戈 壁 滩 上 ，原

本狂野的风也渐渐平息，聒噪的虫鸣

在巡逻哨兵的脚步声中戛然而止。陆

军某部的官兵正严阵以待，准备在凌

晨时分机动至炮阵地。维修技师在各

装备之间穿梭忙碌，仔细叮嘱着官兵

进行最后的检查。这场红蓝对抗演练

已进入最关键的阶段，每一个细节都

必须精准无误。

一

清晨，寒意未消，伪装网在官兵默

契的配合下迅速撤收完毕。

“1 炮到”“2 炮到”……随着炮长响

亮的报告声在炮舱内回荡，各装备已

经开始进行最后的测试。技师张建军

看了看即将出发的火炮，匆匆登上了

维修车。

部队机动到陌生地域训练，对装备

性能的考验让他不敢松懈，一直在和时

间赛跑，与恶劣环境对抗，保证装备处

于良好状态。

“各单位注意，出发。”收到命令后，

马达的轰鸣声随即响起。

“组织隐蔽。”连长下达命令后，行

进的车队立即朝小路两侧散开。随着

伪装网的快速搭设，巨龙般的车队隐蔽

在了周边的灌木丛中……

“ 特 情 解 除 ，按 编 队 序 列 继 续 前

进 。”张 建 军 撤 收 完 后 立 刻 回 到 了 车

上。他所在的维修车在车队的最后，时

刻准备着处理突发情况。

车队的其他车辆渐渐驶远，一辆侦

察车却迟迟没有发动。“建军，去看看怎

么回事。”电台里传来连长焦急的声音。

侦察车内，车长胡晓东急得满头大

汗。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只见张建军拎

着工具箱赶来了。

“蓄 电 池 、线 路 都 检 查 过 了 ，显 示

正常，但车就是点不着火。”听过胡晓

东的描述，张建军开始排除故障。时

间一分一秒流逝，车队越走越远，张建

军不断告诫自己千万不要着急，越急

越容易出错。冷静下来后，他想起了

几个月前，在排除类似故障时，工厂师

傅讲过的一种特殊情况。发动机供油

需要执行器来保障，当执行器损坏时，

车辆也无法发动。想到这里，他立即

动手打开执行器盖，检查是电路原因

还是机械故障。经过排查维修，执行

器恢复了正常。

“点火！”张建军大喊一声，胡晓东

随即拧动钥匙，发动机发出有力的轰

鸣声，装备的各项仪表数据都显示正

常。张建军迅速下车，胡晓东冲着他

挥了挥手表示感谢，便向车队的方向

疾驰而去。

二

烈日炙烤着广袤的戈壁滩，射击阵

地上的火炮扬起长长的炮管，蓄势待

发。炮舱内的炮手们，屏息凝神，静静

等待着射击命令。

“1 炮完成射击准备。”

“放。”

听到连长的命令，1 炮炮长洪振宇

几乎同时下达了发射的指令。然而，炮

舱内不合时宜的安静让他心急如焚。

“1 炮出现故障。”洪振宇报告完毕

后 ，立 刻 到 炮 手 的 位 置 尝 试 排 除 故

障。与此同时，火炮技师常一飞正在

赶来。

常 一 飞 是 营 里 资 历 最 老 的 技 师 。

因为长期在修理一线作业，他的双手布

满了老茧。凭借着“善钻”“善学”的劲

头，他练就了过硬的火炮修理本领。

待炮班撤离到安全地域后，常一飞

迅速检查起来。炮舱内只有他一个人，

安静得能听到汗水滴落的声音。常一

飞仔细观察着炮弹周围，发现缝隙中藏

有一些沙粒。发现问题之后，他松了一

口气。这种故障排除需要巧劲，但是在

药筒装好的情况下，动作要格外小心，

以防触发底火造成炸膛。他小心翼翼

地将沙粒清除，随后把手放在没回位的

弹门上缓缓用力。“咔哒”一声脆响后，

弹门顺利回弹，常一飞的脸上才有了一

丝轻松。

故障排除后，炮班立即回到各自战

位，完成射击准备。

“放！”随着口令响起，炮口随即喷

出一股火焰，震撼人心的声音感染着在

场的每一名炮兵。远处的常一飞看着

出膛的火炮，内心充满了自豪。

三

晴朗的夜空中，群星闪烁，忙碌了

一天的官兵已经进入梦乡，只有维修

科闫晓晨的脚步声在寂静的戈壁滩上

回响。他心中仍有遗憾，白天的火炮

故障未能在射击开始前排除。虽然技

师们技术精湛，但在这片陌生的地域，

任何突发情况都要考虑到。逐个巡视

着那些静默的火炮，这些钢铁巨兽安

静地伫立在夜幕之下，仿佛在为明日

的战斗积蓄力量。驻训期间的武器装

备总体安全平稳，他知道其中付出的

艰辛。

远处，一抹光亮吸引了闫晓晨的注

意。他走近一看，原来是技师赵广增，

正趴在发动机一侧，借着手电筒照射的

灯光，耐心地向新兵传授着维修技巧。

赵广增详细地回顾着驻训期间解决的

每一个故障、每一个细节。新兵一边专

注地看着他的动作，一边仔细地聆听，

偶尔提问。

闫 晓 晨 站 在 一 旁 ，心 中 充 满 了 欣

慰。他知道，这些新兵在老技师的指导

下，将会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不久

前，单位曾选派优秀的老技师前往装备

厂家学习，再将所学传授给新兵。这不

仅提升了大家的维修技能，更激发了新

老之间的帮带、学习热情，部队中逐渐

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氛围。

戈 壁 风 沙 吹 拂 着 ，灯 光 在 风 中 摇

曳，仿佛在与繁星轻声对话。在无数个

寂静的夜晚，维修骨干们默默地散发着

自己的光和热，他们的身影在戈壁星光

下显得温暖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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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秋高气爽。我乘车行驶在

高 速 公 路 上 ，两 侧 山 坡 依 旧 林 木 葱

茏。车辆蜿蜒穿过层层山峦，驶过海

湾，驶入乡间小道，终于来到海军某潜

艇支队的驻地。

营区内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朝向

大海。远处海面上有几艘舰船正在作

业。正值退潮的时间，海水退去后，大

片滩涂裸露了出来。

我随官兵走向海边。远远望去，

一艘乌黑的潜艇静静地浮在海面上，

只露出半个艇身。第一次登上潜艇，

我一边扶着栏杆，一边小心翼翼地穿

过狭窄的舰桥，走到升降口旁边。同

行的艇员掀起厚重的升降口盖，灵活

地钻入潜艇中。

我跟着艇员的脚步穿行在各个舱

室间，仔细打量着四周。在这里，密密

麻麻的管道线路交织，舱室内空间狭

窄，一不留神，头便会碰到舱顶。

潜艇各个舱室功能不同，温度也

有高低变化。“在不同的舱室，你能体

验到春夏秋冬四季变化。”艇员开玩笑

地说。

柴油机舱是艇员口中的“夏天”，

这里是潜艇中温度最高的舱室。在这

里，我遇到了一级上士洪俊领。

2011 年入伍的洪俊领，跟潜艇打

了 10 多年交道，谈起工作他眼睛炯炯

有神。交谈中我得知，在维护潜艇动

力系统时，技师需要钻进机械部件之

间，因空间狭窄，很多时候必须趴着才

能操作。“磕碰很正常，工作时经常入

了神，当时感觉不到疼，事后看到瘀青

才反应过来。”洪俊领笑着说。

由于舱室内空气流通不畅，不一

会儿，大家便满脸汗水，呼吸粗重。“舱

室里最难受的就是高温，一出海更是

热如蒸笼。”洪俊领说。每次出海，柴

油机运行时，舱内的温度经常在 50 摄

氏度以上。

对于高温、高湿、高噪声的环境和

狭 窄 的 战 位 ，洪 俊 领 早 就 习 以 为 常 。

他深知，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下练就过

硬的本领，才能应对出海时可能遇到

的种种险情。

有一年夏天，艇员队接到紧急任

务，潜艇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准备，解

缆出征，赴某海域执行任务。

任务开始后的一个夜晚，潜艇在

某 海 域 进 行 充 电 ，位 于 柴 油 机 舱 的

洪 俊 领 突 然 发 现 异 常 ，潜 艇 的 一 侧

柴 油 机 毫 无 征 兆 地 停 止 了 运 转 。 潜

艇 充 电 的 时 间 十 分 有 限 ，如 果 不 能

及 时 排 除 故 障 ，将 严 重 影 响 后 续 任

务的执行。

情况万分紧急，他的心也一下子

提到了嗓子眼。柴油机虽然停止了运

转，但温度仍然非常高，周围的部件都

热 得 发 烫 。 来 不 及 等 温 度 完 全 降 下

来，洪俊领迅速挤进狭缝间。

“是燃油箱内混入了空气，导致柴

油机停转。”得益于扎实的专业技能和

精准的判断，洪俊领很快排除了故障，

柴油机恢复运转。

彼时海面上波涛汹涌，艇员还没

来得及缓口气，紧接着又遭遇新的险

情。舵信战位突然报告，潜艇深度无

法 保 持 。 三 级 军 士 长 周 涛 接 到 指 令

后，和战友们迅疾完成排水等操作，潜

艇深度得到控制，险情解除。如今回

忆起那时的情形，周涛仍然心有余悸。

涡流、暗礁、水下断崖……漆黑的

深海里，潜艇兵时刻面临着考验。

在潜艇会议室里有张桌子，艇员

告诉我，这是会议桌、餐桌，也是手术

台。桌子上方有几盏灯，其中一盏便

是手术时用的无影灯。

“用这张桌子做过手术吗？”我好

奇地问。

“ 目 前 还 没 有 ，但 真 有 那 一 天 的

话，我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年轻

水兵语气坚定。

桌子旁边的墙上挂着艇徽，艇徽

上“忠诚奉献坚韧，敢为敢当敢战”的

艇训，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结束采访后，当潜艇升降口掀开

的那一刻，明亮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

眼。海风拂过发梢，我们一个个钻出

潜 艇 ，站 在 甲 板 上 ，感 受 着 大 海 的 气

息。水兵们整齐列队，上岸简单休整

后，他们将潜入下一片深海。

深海守护者
■魏路航

记者心语

用文字记录军营故事。

新兵第一次来到这高原上的军营，

老兵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给你说呀，咱

们这里没有四季，只有旱季和雨季。”老

兵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8 个月雨

季，4 个月旱季。”

老兵口中的旱季并非一滴雨都不

下。

这天，顶着炎炎烈日，一排和二排各

占据半边篮球场，面对面训练。在“俯卧

撑——准备！”的响亮口令声中，他们的

动 作 行 云 流 水 。 随 着“1、2……19、

20……”的数数声，汗水从战士的脸颊滴

落地面，转瞬就被蒸发。

骄阳似火，大伙儿心里都在埋怨着

太阳太过热情。

突 然 ，西 边 天 空 有 一 片 乌 云 飘 了

过来，很快遮蔽了一半天空，豆大的雨

滴随之击打在二排战士的脊背上。“东

边 日 出 西 边 雨 ”，二 排 战 士 淋 着 雨 ，一

排 战 士 还 在 晒 太 阳 。 新 兵 哭 笑 不 得 ，

从 此 ，他 才 算 领 教 了 高 原 天 气 的 变 幻

莫测。

高原旱季大多是艳阳高照的，然而

只要去巡逻，他们就必然要和雨打一场

“遭遇战”。

进入山区，迎风坡极易降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让人来不及防备。

巡逻经过的山顶生满了参天大树，

树下堆积着落叶。即使阳光明媚，茂密

的树冠也会将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

新兵第一次来山顶，他迈开脚步向

前走，紧接着就摔了一个大跟头。原来，

那看似松软的落叶下面是经年累月形成

的泥淖，足有一尺深。而泥淖下面又是

光滑的青石。没经验的新兵一脚踩下

去，立刻就滑倒了。

老兵告诉他，落脚要选择离大树根

部近的地方，那里的石头都被树根挤走

了。新兵小心翼翼地尝试，脚步稳健了

许多。还没等他松口气，下山路的坡度

逐渐变陡，天空又下起了雨，新兵们手脚

并用向下爬。在休整的时候，大家看着

彼此身上、脸上斑驳的泥污，情不自禁地

笑了。

雨季的天更让人难以捉摸。有时训

练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太阳藏进乌

云，雨就下了起来。新兵等待着穿雨衣

的命令，然而老兵似乎不以为意。于是

新兵随着老兵的节奏，投入“热火朝天”

的雨中训练。

在雨中，新兵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

战术动作比以往更加顺畅，也更加勇猛

凌厉。他的心情是那样畅快，炽热的激

情从胸中升起。

不知不觉，他感觉到皮肤上传来暖

意，原来天已放晴了。

大雨过后，训练场中间的那条小河

涨了水，训练场地也被淹没了。夜间实

弹射击时，新兵静静地伏卧在泥水中，全

神贯注地据枪瞄准。当射击的命令响

起，弹道映照在水面上，仿佛划出这些战

士的青春轨迹。

收操的时候，河岸边裹着暑气的夜

风很快把衣服烘干了，留下一身清爽。

时光飞逝，新兵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慢慢也成了一名老兵……

老兵回忆着很久以前的事，记忆清

晰，仿佛昨日。这时，一个新兵跑过来

问：“班长，下雨了，咱们还组织巡逻吗？”

老兵说：“如果天上下大雨，难道我

们还不打仗了吗？”

新兵咧开嘴露出笑容，然后坚定地

冲向雨中。

在雨中冲锋
■尹 靖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我喜欢十月的风

那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金色

田野里的庄稼发出成熟的脆响

我喜欢十月的风

那是一种振奋人心的火红

每一面旗帜都在奋力招展

我喜欢十月的风

那是一种砥砺人心的青翠

山林里长出金属一样质地的生命

高山上澎湃的松涛是风的交响

远处飘来的烟岚是风的身形

每一个秋天都收获渴望与深情

每一个秋天都诉说赤诚与热爱

此刻，我想做风

十月的风

在祖国山河间吹拂

十月的风

吹向崭新灿烂的明天

十月的风
■任志成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我是怀着景仰和期待的心情走进

歌乐山，走进峰峦叠嶂、苍松翠柏掩映

中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的。

午后的阳光火辣辣地射向大地，在

通往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山路上，游人如

织，车辆如梭，人们似在寻找一段深藏

心底的记忆。

低头沉思间，我的泪水涌出眼眶。

那些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红岩故事，

那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红岩英烈，

穿越时空，一一走来。歌乐山，这片浸

润着革命先烈鲜血的土地，这片深深烙

上共产党人红色信仰的土地，这片令人

魂牵梦绕、心驰神往的土地，我驻足于

此，与历史深情对视。

山风轻拂，树木轻吟，头顶是纯净

悠远的天空，心中有隐隐的阵痛掠过。

渣滓洞、白公馆，这两个当年国民党秘

密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的监狱，无情地埋葬了多少先烈的青春

热血？

来到这里的人们，神情是那样的庄

严肃穆，脚步是那样的缓慢沉重，生怕

稍不留神，惊扰了先烈的英灵。

无论是在渣滓洞，还是白公馆，川

流不息的人群都是那样井然有序，人

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先烈的敬

重和爱戴。那一张张生动如昨、似曾

相识的黑白照片，一件件陪伴他们度

过狱中黑暗、给予心灵慰藉的遗物，一

张张书写着他们理想信念的报纸、信

件、诗抄，一幅幅展现着他们狱中斗争

的故事图片，一件件令人望而生畏、不

寒 而 栗 的 刑 具 …… 无 不 让 人 为 之 动

容、为之悲愤。

恍 惚 间 ，江 姐 的 声 音 由 远 而 近 传

来：“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

意志是钢铁……”我还听到了何敬平那

首《把牢底坐穿》的诗歌：为了免除下一

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我

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

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

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

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

把这牢底坐穿！

泪眼之中，我隐隐看到了杨虎城、

宋绮云等悲壮倒下的身影 ；看到了陈

然、王朴等英勇赴死的壮举；看到了江

姐、李青林等临危不惧、气贯长虹的傲

然英姿；看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

些革命志士带着对迎接新中国、建设新

中国的无限热情、无限憧憬以及无尽的

遗憾，永远长眠在了这里……

红岩魂广场的石刻上有这样一段

话：歌乐山，一座烈士鲜血凝固而成的

山，一座人们汲取内在精神力量的山，

一座时时在呐喊、呼啸的山！我相信，

每一个来到歌乐山的人，都会在心中积

聚起力量。

与 歌 乐 山 告 别 时 ，我 看 到 渣 滓 洞

停 车 场 前 一 大 群 少 先 队 员 正 在 排 队

等 着 校 车 。 他 们 胸 前 的 红 领 巾 如 簇

簇跳动的火苗，照亮了一张张稚嫩的

脸庞。

歌 乐 山 抒 怀
■侯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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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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